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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概论》，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7月

《民间文艺谈薮》，钟敬文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1年5月

《民间文艺学文丛》，钟敬文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

口述史研究者早有成果提及到回忆的建构性，

认为人们对过去的回忆，会随着个人情况、环境、

时间和社会话语的变迁而产生变化。愈是对自己

身体力行或感受强烈的事情，记忆愈是深刻。

2023年，适逢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回想受教

于先师门下的过往，最难忘却的是令我受益至今的

教泽三道。

一道：“不规矩”的读书之道

钟敬文先生爱书成痴，所居之处总会被书籍占

据了大部分空间。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曾撰

文专门细究了自己的买书之好。这种被他称为“痴

情欲望”的喜好，会因求而不得或辗转遗失带来

“好些妨害和痛苦。但那也是一种魔法，它给我们

许多难以想像的希望、快乐。它甚至能够移心换

骨，使我们超越卑俗，蓦进于高远神异的境界。”

（钟敬文《谈买书》）购书不断的结果是，他的居

所常年保持着处处皆书斋、满室俱藏书的特色：

“这些可爱的精神寄托物，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

室、饭室、过道以及卧床、沙发底下，不，还有窗

台、地板上……”（钟敬文《始终没有一个“专职”

的书斋》）初登师门，我坐在窄小的沙发上，努力

集中注意力去聆听先生的问询，但那满屋的著述

总在招引着我的目光，让我觉着它们都在光芒耀

眼地向我微笑。

钟先生爱买新书，更爱重温旧书。在我的记忆

里，受教于先师的读书之道，向来是要兼顾博览的

开放与精读的专注的。钟先生读书很少按照“入门

书籍为先、深沉著作在后”的理想顺序来进行，而

是常常采用他自称为“不规矩”的“瓜蔓式”方法，

遵从个人兴味或研习目的的需求来博览群书。同

时，他也是一位精读主义者。按他自己的话说，总

有一些书要成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些书是要反复

研读的，“诵读已经读过的好书，正像和老朋友晤

谈，那种味道绝不能够是从新交那里得来的。而且

从效果上说，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学艺精进最有帮

助的，正是那平日读得烂熟的少数书本。”（钟敬文

《读书经验琐谈》）

钟先生嘱咐我读的第一部书，不是专业论著而

是朱自清先生的文集。他希望我能从佩弦先生的

诗文中习得文辞晓畅之美，从其论说评述内可学不

受因袭之困，从其斗士人生中领会知识分子应有的

坚韧风骨。那是我首次听闻钟先生谈论读书目的，

即读书是求识之路，也是养心之道。后来看钟先生

自己的读书心得，方才知晓这是他从个人“不规

矩”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读书大道。对为何读书这

一问题，钟敬文先生有数篇围绕如何读书而撰写的

文章都有讨论。《三谈读书》这篇文章是依据他在

1998年12月8日为北师大全校师生所做有关读书方

法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的。他在该文中谈到，读书

的目的有显隐之分，显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学业上

的知识，以准备将来为社会服务……另一个读书的

目的，不大彰显，是隐性的，但却十分重要，即为了获

得精神上的修养，培养健康的人格而读书……这种

读书，用俗话说，就是学习怎样做人，强调要充实人

的心灵，锤炼人的品格。”古人常言，撰文如其为人。

实际上，读书亦是习得为人之道。对待那些作为看

家本领的书，是要手不辍卷地温故而知新的。

二道：淡泊的“糊涂”之道

对公众而言，钟敬文先生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

家、民俗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散文家和社会活

动家。与他相关的话题，多是围绕着他对中国民间

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奠基与开拓所做的重大贡

献展开的。但对从师于门下的学生而言，他一直是

温厚的师长。读书的时候，我在修习自己的课业之

余，还承担着协助钟先生工作的任务。我跟进跟出

的样子，被他笑称为“小书童”，也常被同门戏称为

“钟老的拐棍”。

在做“小书童”的日子里，除陪同钟先生出席学

术会议、讲座之外，我最常做的便是每周有两到三

天的时间到钟先生的书房帮他处理一些诸如收发

信件、整理文档的琐事。初入书房，一定会被满室

藏书吸引注意力。日子久了，藏在书桌下零食盒的

魅力，渐渐地与书房内满室藏书的吸引力齐平。叫

它零食盒不一定妥当，因为我自始至终也没见过它

具体的样子。只是每每在我答出了一些自己的思

考或说了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知哪里触动了先生的

话时，他总会神奇地从书桌下拿出一些水果或糖果

作为给我的奖赏。“钟氏零食”的投喂，常会让我感

觉他更像是亲长而非师长。

初入师门，对于像我这样尚处在专业懵懂期的

新生而言，钟先生的启蒙是从谈论他的人生经历和

世事感悟开始的。很多次从不同事由开启的谈话，

最后总会落定在一句“小事糊涂，大事绝不糊涂”

上。在钟先生看来，知识分子始终要做优秀国学事

业的中流砥柱，故而做学问要以国家、民族、社会

的利益为重。在事关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

上，要秉持原则，做到大事不糊涂。他在《知识分

子是“中流砥柱”——谈谈抵制学术腐败》中谈到，

面对生活中的名利浮云，要待以淡泊之心，因为淡

泊者方能糊涂。虽然淡然处之并不容易，但小事上

是应该糊涂且可以糊涂的。做学生时，我也曾争辩

过：历尽人生波澜可以淡泊，但正处年少搏击时如

何能淡泊得了呢？钟先生给予我的回应是，淡泊是

有时间性的，但可以超越时间束缚的淡泊，还需要

有正直和勤奋作为基础。

如今，我也做了师长，经历的事情多了，越发明

白了钟先生的糊涂之道，诚如他的座右铭，并非是

渴求超脱世事的难得糊涂，而是讲求务实实践的正

直、勤奋与淡泊。

三道：坚韧向前的为学之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钟敬文先生为师，

所传的为学之道，大抵有两个重点：“首先是务实，

实实在在下一番苦功夫，不要偷懒和取巧。其次，

是敢于超越。所谓超越，不但是对于前人的（当

然，要正确地承认前人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所取得

的真正成果），同时也是对于自己。一个学术工作

者如果真像老鸟那样固守着旧窠，那是没出息

的。”（钟敬文《神话·传说·民俗》）

这里提及的“固守旧窠”，或许是来自法国两位

作家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之间的论争：“记得

纪德批评罗曼·罗兰时说，罗曼·罗兰好像一只鸟，

他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进了去，却出不来了。”在接

受神话学者马昌仪有关民俗文化学的访谈中，钟先

生曾借用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对罗曼·罗兰的批

评——“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

鹰已经筑好它的巢了”，反证自己对实证治学的积

极态度，并用《九十自寿》中的“世途惊险曾经历，

学术粗疏敢自珍？”强调学者的治学之路需要不断

前进，不能停步。钟先生十分喜读罗曼·罗兰的著

作，钟先生认为，罗曼·罗兰所撰写的多部人物传

记，影响了自己 30岁以后的生活道路，令其一生

受用无穷。但他并不认同罗曼·罗兰执守窠臼的

止步不前。钟先生欣赏的是如朱自清先生那般不

屈服于恶劣社会处境，不断向前的刚强。因为他

自己所坚守的，同样是不畏仄径与危滩，“抱着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放射的微

光，融入时代英雄们的强光里去。”（钟敬文《我愿

做培花的泥土——在政协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上

的发言》）

我从师的五年，是先师百年人生的最后五年。

常人会感慨，人到暮年万事休。但钟敬文先生却是

岁至迟暮“碌碌不肯自休”。“碌碌不肯自休”是钟

先生对自己暮年工作状态的评价。他认为，“在眼

前正充满亟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

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那将是多大的损

失！”时代的波折、历史的风暴，都未曾遏止他以笔

耕不辍、执教不止的方式，展示对社会和学术事业

责任感的热诚与坚守。在求学期间，我常听钟先生

强调，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越是面对学术道路

上的艰难，越是要有“持此必胜心，战彼万涛澜”的

韧性。

钟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

曾获郁达夫先生的盛赞。郁达夫认为，“钟敬文出

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

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

武。可惜近来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

专门学问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够恢复旧业，

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里所曾露过头

角的小品文。”我也曾经和先生谈起他的散文，我

说自己喜爱他写于杭州的《残荷》，《残荷》是钟敬

文先生 1928年于杭州暂居时所写的散文。他在

自传中曾提到，时值大革命遭遇挫折，心中深感

悲愤，加上当时他个人感情生活上也有苦恼，使

其陷入颓废和悲观。但先生说，“那太颓废了些，

我更爱新绿。”这篇散文的文末虽有“等待青春重

来的消息”这样昭示希望的表达，但更多的是借残

荷抒发事业与生活的不顺遂。因此，才有钟先生

的“颓废”之言。在当时，我觉得先生的回答多少

有些文不对题，但今日想来，我爱的文辞之美不过

是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喜的生机勃发却是

耄耋之年对学科责任的“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

有后来贤”。这是《拟百岁自省一律》中的一句，全

诗为：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馀微尚恋诗篇。

宏思遐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新绿”所指代的年轻一代的学术传承，与诗中

“后来贤”含义相通。

钟先生在百岁时铸愿自省：“一种思想要得到普

遍的认同是需要时间的。当年孔老夫子游学讲道，

曾被人讥笑为发痴，然而，后来儒学却在中国历史上

起到了极为深远的作用。我愿学孔夫子，不怕人笑

痴。”这是因为他坚信“吾侪肩负千秋业”，只要持之

以恒地不断前进，终有一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会像

儒学那样对中国社会起到极为深远的作用。钟敬文

先生暮年时曾说“我一息尚存，就要为所从事的科学

竭尽智能”“要把秾华饰暮春”。我辈从钟敬文先生

那里承袭的教泽，更应遵从先生坚韧向前的为学之

道，要更为自觉地投身于为民族、为世界、为人类的

学术建设当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俗

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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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这是我国著名

民俗学者、教育家、诗人钟敬文曾用以自勉的诗句。2002

年 1 月 10 日，这位一生耕耘于学术、教育事业的世纪老

人在北京逝世，令社会各界人士哀恸悼念。他不仅留给

世人壮美的诗篇，更在中国民俗学界、教育界留下了燎原

的火种。

五四之子，声启学林

钟敬文，原名钟谭宗，字静闻，1903年3月20日出生

于广东海丰。由于自幼博览古籍，钟敬文最初对古典文学

充满了兴趣。然而，五四的浪潮却唤醒了埋头书斋的他，

让他将目光从书本移向民间，开始了对人民文化的关注。

1922 年，受北大歌谣运动的鼓舞，钟敬文在家乡搜

集整理民间歌谣，并寄送至《歌谣》周刊编辑部，在学界初

露头角。尽管此时，钟敬文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学

教员，但这一经历却使他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结下了一生

的不解之缘。1926年，钟敬文进入岭南大学，开始了民间

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出版了《民间趣事》故事集。后一年

转入中山大学，在此期间，他协助顾颉刚成立了我国第一

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同时创办了民俗学讲

习班，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以及诸多民俗学丛书，

为我国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钟敬文常称自己是“五四之子”。作为五四风云中成

长起来的青年，钟敬文身上充满了那一代人独有的气质。

无论何时，眼中总有一团燃烧着的、跳跃着的光，身上充

满着滚烫的激情。也正是这种激情使他始终保持对民间

文化的关注。

20世纪 30年代，歌谣运动的热潮逐渐褪去，许多运

动发起者纷纷退离民俗学的舞台，而钟敬文却仍坚守在

这片未开垦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为学习更先进的理论与

方法，1934 年，钟敬文还远赴日本进行深造。在这期间，

他先后发表《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盘瓠神话的考察》

等文章，同时主编《艺风》杂志上的《民俗园地》栏目，向国

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理论。

钟敬文一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包括1928年与杨成

志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1931 年发表的《中国

民谭型式》，1933年发表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以

及中国最早研究地方传说的《中国的地方传说》等。2018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钟敬文全集》，共16卷，一千

余万字，为后世学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依仁游艺，诗文并举

在学术之余，钟敬文对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始终保持热忱。尤其是古典诗

词，可谓是他的毕生嗜好。在他的床头，常年摆放着陆放翁、王渔阳、龚定庵等人

的诗集，以时常吟咏观摩。

钟敬文钟爱写诗，据统计，他一生创作的诗篇达800多首。出版的诗集包括

《三朵花》《海滨的二月》《东南草》《未来的春》《天风海涛诗词抄》等，另有《天风海

涛诗话》《诗心》《蜗庐谈诗》等诗话诗论。除此以外，钟敬文在散文创作方面也颇

有建树，出版的散文集包括《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被郁达夫称赞：“清朗绝

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洋溢着的是钟敬文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国家时局的关

切，体现了他作为文人的豁达胸襟与家国情怀。也正是这种对于诗与文学的追

求，使钟敬文身上兼具了诗人纯粹、赤诚、乐观、自甘淡泊的气质，支撑他走过了

“反右”斗争时期的艰苦岁月，并始终对学问与生活报以赤子之心。在钟敬文90

岁寿庆活动上，王蒙曾言：“钟老是一个纯真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钟

敬文去世之后，按照他生前遗愿，在他墓碑上刻上了“诗人钟敬文之墓”几个字。

人民学者，桃李满园

在民俗学、民

间文学学科建设、

教育方面，钟敬文

有如赤诚的信徒，

散发着光。新中国

成立后不久，钟敬

文便同郭沫若、老

舍等人成立了中国

民间文艺研究会，

还 在 北 京 师 范 大

学、北京大学等多

所高校开设民间文

学课程。1957年，钟

敬 文 被 划 为“ 右

派”，学术就此中断

十年之久。然而这

并没有消磨他对这

一 学 科 的 热 情 。

1979 年，面对民俗

学支离破碎的学科

现状，钟敬文毅然

放弃了个人的学术研究，转而注重这一学科的整体建设。尽管年近八旬，但他始

终在为恢复民俗学学科地位呼吁奔走。他还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

白寿彝、罗致平等6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

术机构。

此后，钟敬文一直以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学科的建设者形象出现在各种场

合，积极发表各种演讲。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后参

与主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编纂工作。1988年，由钟敬文领导的民间文学

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

钟敬文担任所长，在此前后培养了近50位博士、博士后，这些学生此后分别进入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成

为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的骨干力量。在这些学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

族人才，他们在学成之后投入到本民族文化中，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和研

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此以外，他还多次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讲习班与高级研讨班，主持编写

《民间文化概论》《民俗学概论》等专业教材。1999年，在96岁高龄之时还推出了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文，提出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思想主张。

钟敬文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即便是在百岁之时，他还

坚持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担任博士生导师。他曾言：“我一息尚存，就要为所从事

的科学竭尽智能。因为它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全部了。”因为他的努力，民俗学、

民间文学的火种才得以在中国保存下来，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在钟敬文百岁之时，他曾写下诗句：“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纵

观钟敬文的一生，他在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中始终不忘初心、砥砺治学。他不仅是

一位纯粹的学者，也是一位纯粹的教育家、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学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要把秾华饰暮春要把秾华饰暮春””
———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20120周年周年

□□康康 丽丽

画家李延声为钟敬文先生作的画像

钟敬文


